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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漆黑一片。



然而，在湖濱市內的一座洋樓大院內卻燈火通明，大院四角，探照燈左右掃射，游移的光柱把附近的一切照得忽明忽暗，荷槍實彈的日軍哨兵往來巡邏，到處顯現出一種緊張恐怖的氣氛。



遠處突然槍聲大作，不多時，一陣汽車引擎聲由遠而近，「吱！」剎車聲中，只見一輛敞蓬吉普嘎然停在大院門外。



接著明亮的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普車中，端坐著三個端莊秀麗、英姿颯爽的戎裝少女。



貼身的潔白襯衣和黑色領花、合體的深土黃色呢子軍服，使她們在冷峻中透出不可抵擋的魅力。



她們，是湖濱地下黨的精英——雯麗、倩玉和麗珍。



這次的工作，就是以她們的表面身份為掩護，與湖濱地下黨的其他同志一起製造混亂，伺機進入日軍遠東軍事研究所——



也就是這座守備森嚴的洋樓，營救出被鬼子軟禁的著名原子能專家李思榮，粉碎日寇妄圖通過催眠法盜取他的成果去研製核武器的陰謀。



「什麼人？」守門的兩個鬼子一拉槍栓，喝問道。



「八格，瞎了眼啦！我是特高課的大島英子。」



倩玉推開車門，把證件扔向哨兵，叱問：「剛才有沒有什麼人跑進這裡？」



「沒，沒有！」哨兵見來者真的是特高課的人，戰戰兢兢地把證件還給倩玉。



「那個原子能專家在哪？我要看他是否安全。」



「在二樓東邊第一個房間。你們……」



「我們要檢查，你們通知所有人等，不得隨意走動！」



「這……」哨兵有點猶豫。



「哼！」倩玉杏眼一瞪。



「哈依！」



「妳，把車子開進大院，然後打電話給本山司令，請求指示！」



倩玉又命令雯麗。說著自己便和麗珍跳下汽車，大踏步走進洋樓，逕往關押李思榮的房間走去。



其中一個哨兵見情況蹊蹺，一邊應酬著雯麗的提問，一邊用眼神示意另一個哨兵直接打電話給司令部。



倩玉推開門，只見李思榮正被三個鬼子貼身監視著，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我是特高課的大島，現在這裡不安全，我們奉命把這個人帶回總部。」



「對不起，這人是我軍的重要科研人員，要帶走他，除非出示最高指揮部的書面命令！」



「可以！」麗珍伸手入懷，猛然抽出一枝裝上了消音器的小手槍。



「給你！」



「啾！啾！」



兩個鬼子眉心頓時添了個鮮血噴湧的黑洞，哼也沒哼就撲倒在辦公桌旁。



另一個鬼子還沒反應過來，倩玉的匕首已逼在了他的咽喉上。



「把李思榮的手銬和腳鐐打開，快！」



「嘩啦！」



李思榮身上的羈絆鬆開了，他站起來，疑惑地看著眼前兩個如花似玉的少女。



燈光下，麗珍和倩玉才看清，面前的李思榮，竟然是一個身材健碩而又文質彬彬的英俊青年，倩玉只感到芳心一陣狂跳，俏臉也熱辣辣的。



「李先生，我們是湖濱市地下黨的，今天奉命來這裡救您出去。看，這是陳毅總司令給你的親筆信。」麗珍遞上一封信函。



李思榮仔細地看著信件，辨認著陳老總的筆跡，慢慢地，他深鎖的眉頭舒展開來，睿智的雙眼閃動著淚花。



他疊好信件，放進貼身的衣袋裡，然後緊緊地握住了麗珍和倩玉的手，激動地說：「我以為這輩子都見不到自己人了，如果妳們今天不來，明天他們就要對我動手，我早就決定了，那時候我就咬爛舌頭，死也不會讓他們得到我的成果，再去殺害我的同胞！現在咱們怎麼走？我全聽妳們的！」



「李先生，咱們這就離開這個魔窟，得委屈你一下，我們要把你綁上車去！」



「行！只要能離開這裡，怎麼我都沒問題！」



正當她們三人談話之時，屋內僅餘的那個日本兵偷偷地移到窗戶旁，摸向暗藏的警鈴開關。



「刷！」麗珍眼觀六路，右手一揚，「啾！」小手槍槍口閃了一閃，鬼子的咽喉部位已開了一個焦黑的槍眼，他嘶啞地悶哼一聲，手指無力地在警鈴按鈕上掃過，癱倒在地。



三人輕輕吁了口氣，倩玉說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走！」



兩個少女重新把李思榮用煉條綑住，但不再上鎖，然後抽出手槍，押著李思榮步出走廊，走下樓梯。



到了樓下大廳，倩玉搶過雯麗手中那假裝打通的電話，對著話筒大聲說道：「本山司令，我們馬上把李思榮押回總部！哈依！」



四人在二十多個鬼子的注視下，穿過大廳走向大院。



就在她們將要走出大廳時，一個鬼子突然從二樓連爬帶滾地衝下來，大叫著：「它們殺死了衛兵，都是八路的！……」



話未講完，麗珍轉身一槍，已把他撂倒在地。



倩玉嬌呼一聲：「麗珍，滅燈！掩護！雯麗，快開車！」



她話音剛落，兩個鬼子從屋旁衝出，端槍就要向李思榮射擊。



「小心！」



倩玉一下擋在李思榮身前，搶先向敵人開了槍。



「砰！砰！」兩個鬼子慘叫倒地。



雯麗不等倩玉的招呼，已抽出手槍，接連撂倒五六個衝過來的敵人，一個翻滾避開射向她的子彈，順手抄起敵屍上的一枝衝鋒槍，半跪在地，向吉普車旁的一群敵人就掃。



「噠噠噠」



三四個敵人撲倒在地，其餘的紛紛四散躲避。



雯麗丟開衝鋒槍，又扯下敵屍上的兩個手榴彈，向敵群一甩。



「轟！」在硝煙和烈焰的掩護下，她飛一般地衝向吉普車。



倩玉在雯麗衝出去的同時，已一下拉掉「綑」住李思榮的煉條，同時從腰間抽出另一枝手槍，左右開弓，把從大廳衝出的四五個敵人撂倒，再抬手一槍，打斷了大廳吊燈的懸索，吊燈「嘩啦」一聲跌得粉碎，整個大廳一片黑暗。



倩玉機智地關上大廳的門，從門上玻璃破孔中甩進一個手雷，轉身一把將李思榮推到花園中一個花壇後面，自己緊緊伏在他身上，用嬌軀掩護住他。



「轟！」手雷爆炸，大廳中的敵人血肉橫飛。



那邊麗珍藉著柱子、假山和樹木的掩護，手持衝鋒槍，就如一隻矯捷的乳燕，倩影在敵群火網中閃忽，把敵人打得哭爹叫娘。



「噠噠噠」只見石柱後火光閃動中，麗珍躍出掩體，撂倒兩個向雯麗衝過去的鬼子，轉身又一梭子，把洋樓上的幾盞探照燈全部打滅。



敵人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的照明，亂得像一鍋粥似的。



麗珍勇敢的衝到兩群敵人之間，向這邊打一梭子，向那邊甩一個手榴彈。



光線不足，鬼子們驚惶失措，互相射擊起來。轉瞬間，又有十多個敵人上了西天。



一個鬼子軍官嚎叫著：「快把探照燈換上，快……」



麗珍一個準確的點射，軍官像柴堆一樣直挺挺地倒下了。



雯麗此時已發動了吉普，她一手把衝鋒槍架在車門上向日軍掃射，一手把握方向盤駕車駛近倩玉和李思榮，她嬌呼著：「倩玉、小珍，快！」



麗珍又撂倒一個軍官模樣的鬼子，正要衝出去。突然發現，倩玉和李思榮隱蔽的地方，正被一群鬼子用密集的火力集中攻擊，倩玉和李思榮被壓在花壇後面，抬不起頭來。



麗珍銀牙一咬，換上一匣子彈，從隱蔽的樹後躍出，從側面向敵群發射出雨點般的子彈。



「噠噠！」



「啊！……哇！……」



圍攻倩玉他們的鬼子一下被打死三四個，其餘的紛紛轉身向麗珍射擊。



倩玉乘機一把拉住李思榮，邊射殺附近的鬼子邊衝向吉普車。



雯麗騰出手打開車門，倩玉趁勢衝前幾步，把李思榮推上後座，自己回身甩出一個手榴彈，在硝煙中跳上了車，邊用嬌軀壓住座位上的李思榮，邊抬頭向敵人射擊。



吉普車頂著側面、後面射來的彈雨，緩緩發動向麗珍靠攏。



麗珍翻滾著避開幾串子彈，隱蔽到一叢青竹旁。她看到倩玉和李思榮已上了車，微微一笑，脫下軍上衣和帽子，掛在一枝燈光照得到的竹枝上，然後把衝鋒槍的子彈全部向鬼子傾潟出去，吸引住鬼子的火力，自己則向駛來的吉普車接近。



離吉普車不到十米了，麗珍妙目一掃，突然發現一個鬼子站在大院的鐵門外，就要把兩扇鐵門閂上。



她大吃一驚，連忙舉手一槍，子彈準確地打中了鬼子，但他竟沒有馬上倒下，而是堅持著把門栓插上，才軟軟地撲倒在門邊。



麗珍娥眉一皺，輕輕地跺了跺腳。她轉身向雯麗打了個手勢，接著便不顧一切地衝了出去。



麗珍邊向大門飛跑，邊向兩邊接連甩出幾個手榴彈，硝煙瀰漫之中，她衝到了鐵門旁，用力扳開鬼子的屍首，迅捷地拉開門栓，推開鐵門，轉身向姐妹一揮手，嬌呼一聲：「快啊！」



然而，麗珍身上雪白的襯衣暴露了她，就在她轉身揮手的一霎那，一條雪亮的探照燈光柱罩住了她，接著，密集的槍聲驟然響起來。



「噠噠噠噠！」



「嗯！」



麗珍嬌軀高高仰起，重中地撞在鐵門上，只見她那堅挺的乳峰上驀地綻開了一朵血花，熱血立即從她的身體內噴濺而出，灑了一地。

麗珍痛苦地皺緊了彎彎的秀眉，右手緊緊地摀住胸脯，左手則死死抓住門上的鋼枝，勉力不讓自己倒下。



「噠噠」



槍聲響處，又兩發子彈穿過戰裙鑽進了她的小腹和大腿，戰裙上的小彈孔中，冒出一絲焦煙。



鮮血，沿著那雪白修長的玉腿內側汩汩流下來。麗珍秀目一閉，緩緩地倚著鐵門倒下了。



「麗珍！」



倩玉和雯麗大聲驚呼！



雯麗用力踩下油門，吉普衝到麗珍身邊。



倩玉正要跳下車，沒想到李思榮卻搶先跳了下去，俯身把麗珍抱了起來。



倩玉向追來的鬼子扔出兩個手雷，接過麗珍，把李思榮拉上車。



雯麗一下踩盡油門，吉普跳動了幾下，騰地如脫韁的野馬般疾馳而去，衝向城外。



「麗珍！麗珍！」



車上，倩玉緊緊摟住戰友，呼喚著她的名字。



麗珍的俏臉如紙一般的白，傷口的鮮血仍隨著她的心跳一縷縷湧出，浸透了衣裙。



倩玉和雯麗脫下自己的呢子軍裝緊擁住麗珍，但少女的嬌軀卻仍慢慢地變冷。



倩玉再也顧不得什麼了，她從小急救箱中抽出藥棉，解開麗珍的襯衣和乳罩，把大團的棉花緊緊按在右乳頂端那小小的彈孔上，但，鮮血很快浸透了藥棉，倩玉絕望地丟下急救箱，禁不住摟住這位年僅23歲的好妹妹痛哭起來。



麗珍慢慢地甦醒過來，看著淚人兒似的倩玉，她的嘴角牽動了一下，露出一絲微笑，「玉……別……哭，……我……現在……不那麼痛了。……只可惜，不能……跟姐姐……一起回去了。」



「不！妳不會有事的，我們一起回去，好妹妹！！」倩玉哽咽著說。



「不，我……是不行的了，……護送李……先生就靠……嗯！」



麗珍突然輕輕地痛哼了一聲，嬌軀抽搐了幾下，軟軟地躺進了倩玉的懷抱，雙眼一闔，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淚水再次溢滿了倩玉和雯麗的眼睛。



李思榮抹去滿臉的眼淚，大聲道：「讓我下車，和小日本拼了！」說著站起來就要往車外跳。



突然，車後傳來了一連串槍聲。



李思榮「呀！」的一聲撲倒在後座。



倩玉忙俯身細看，原來是一顆流彈擦傷了李思榮的肩膀。



倩玉忙把他緊按在座椅上，回頭看去，只見兩輛鬼子的三輪摩托邊開槍，邊飛快的追近她們。



「雯麗，鬼子追上來了！」



「倩玉，前面肯定還有攔截，光靠我們倆是擋不住鬼子的。這樣吧，前面拐彎的地方有一條岔道，妳和李先生下車，往東走五里路，到朱家鋪宏發佈店，那裡秀雲和子良會安排李先生出城！」



「那妳呢？」



「我把鬼子引開，別磨蹭了，快！」



「不，還是妳們走，把槍留給我，我跟他們拼了！」李思榮捂著受傷的左膀說。



「李先生，我們不惜一切送你到後方去，就是讓你研究出新武器，消滅更多的鬼子啊！走吧！跟倩玉走！快啊！！」



雯麗的俏臉漲得通紅，以命令的口吻說道。



倩玉微一遲疑，銀牙一咬推開車門，在拐彎處趁雯麗放慢車速時把李思榮推下車去，自己扭頭深情的向雯麗望了一眼，隨即也跳下吉普，掩護著李思榮消失在黑暗之中。



雯麗先全速走了一段，直到遠離倩玉她們跳車的地方，才慢慢把車速放慢下來。



不一會兒，後面的兩輛摩托車追上來了，而前面十字路口，又出現了由一輛摩托車和十幾個鬼子兵駐守的路障。



雯麗面對敵人，輕蔑地一笑，猛地一扭方向盤，吉普車轉進了一條七彎八轉的胡同，跟鬼子捉起迷藏來。



一個坐在摩托車上的日軍中尉大聲命令：「全部摩托車跟我追，其餘人等，不得擅離崗位！」



於是，三輛摩托車載著十多個鬼子，轟鳴著衝進了胡同中。



這兒的胡同都是一條連一條，縱橫交錯的形成一個複雜的網，不熟地形的鬼子哪裡知道，只是見路就走。



追了好一陣子，竟怎麼也找不到那輛吉普車。鬼子們慌了，那個中尉站起來，命令三輛摩托分頭追截，務必活捉李思榮。鬼子們應命分散開去。



一輛摩托向左轉了幾轉，與其他鬼子離得遠了，司機心虛地東張西望，卻連鬼影都看不到一個。



忽然，左邊的一條胡同裡射出強烈的燈光，把鬼子司機和另外三個敵人照得眼花繚亂。



還未等他們回過神來，一個手雷已拋到摩托車旁。



「轟！」一聲巨響，烈焰騰空，四個鬼子被炸得粉身碎骨。



雯麗一拉後檔，車子倒出胡同，向另一條更窄的巷道駛去。



鬼子中尉突然聽到爆炸聲，慌忙與另一輛摩托車會合，向爆炸的地方尋過去。



他們繞過了幾條胡同，離吉普車的引擎聲越來越近了。



「快，把他們截住！」



中尉一揮手，帶著兩輛摩托衝進了一條窄得僅僅能過一輛小車的巷道。



「吱！」



摩托車突然停住，鬼子中尉藉著燈光看去，前面的路被一座倒塌的平房完全擋住了。



「退回去，快！」鬼子中尉命令道。



就在鬼子們準備倒車退出死胡同時，一道強烈的燈光閃過，雯麗駕駛著吉普從天而降般出現在鬼子們的身後。



「轟！轟！」



兩個扔出的手榴彈把後面的那輛摩托車炸得支離破碎，雯麗再要投彈，但手榴彈和手雷都用光了。



雯麗毫不猶豫，一踩油門，吉普車飛速地向堵在死胡同裡的鬼子撞過去。



鬼子們全都驚呆了，只有舉槍拚命向雯麗掃射。



「噠噠噠噠！」



吉普車的擋風玻璃被打得粉碎，但雯麗早把嬌軀盡量伏倒，彈雨從她頭頂呼嘯而過，沒有傷著少女分毫。



「碰！」



吉普車頭撞上了後面那輛被炸得四處冒火的摩托車，雯麗踩盡油門，一推檔位，車子以最高的速度推進，把前面那輛摩托車也一起頂向倒塌的房子，只聽得金屬的傾軋聲夾雜著鬼子的慘叫，顯得格外淒厲。



「嘎！」



吉普停了下來，雯麗慢慢地坐直身體，只見兩輛摩托車已被吉普頂在胡同尾的死角上，成了一大堆廢鐵，車燈照射下，可以看見鬼子們夾在殘骸中，血肉模糊。



雯麗清雅的俏臉上，浮現出一對迷人的梨渦。



她輕輕地吁了一口氣，慢慢地把身軀靠在駕駛座的靠背上。



天色已開始泛白，晨風拂起她烏黑的長髮，披散在香肩之上，使這位出眾的女子更顯飄逸脫俗。



但英勇的少女不會看到，在鬼子摩托殘骸中間的空檔位置，在鬼子屍體的遮擋下，一個身軀正緩緩地蠕動著。



「車子是開不了的了，得找個地方把麗珍的遺體安置一下，再去找部隊。」



雯麗尋思著。她掏出一條潔白的手絹，輕輕地拭去額上的汗水，拭去淡淡的征塵，然後攏一攏披散的秀髮，從座位上站起來。



就在這一霎那，那個蠕動的身軀猛然躍起來，車燈映照下，可以看到，這正是那個鬼子中尉，他的左臂已斷掉，面部也被傷痕和血污弄得猙獰無比。



但他仍瘋狂的吼叫著，舉起小手槍，向三米開外那位毫無遮攔，毫無準備的麗人連扣兩下扳機。



「砰！砰！」



「砰！」



雯麗怒視著暗算自己的鬼子中尉，她的右手，握著一把還在冒煙的左輪。



那鬼子眉心中彈，鮮血狂噴，雙手在空中亂抓幾下，便癱倒在廢堆之中。



「嚶！」



雯麗輕哼一聲，玉手無力的丟下左輪，慢慢地伸向自己的左胸。



那兒，豐滿挺翹的乳峰頂端和下側，出現了兩個小小的、焦黑的彈孔，一瞬間，鮮血便絲絲地從彈孔中噴出來。



雯麗的玉手緊緊地按住那令自己驕傲的，挺拔而富有彈性的乳房，但鮮血仍如細泉一般潟出，浸透雪白的手絹，漫過那玉雕般的小手，把前胸染得一片殷紅。



一陣難以忍受的劇痛過後，雯麗竟感覺到一種從來沒有感受過的，說不出的快意湧上心頭。



「這就是死亡嗎？那就讓我去陪伴麗珍吧！」



她用最後的氣力轉過身，向後座上姐妹的遺體慢慢伏倒。兩個美麗的少女緊緊地相擁著，為民族獨立事業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



＊＊＊



倩玉攙著李思榮摸黑走了五里路，終於在黎明時到了朱家鋪，找到了敵後聯絡站————宏發佈店。



迎接她們的，是一個清麗脫俗的少女，一頭齊耳短髮，前額留著瀏海兒，身穿白襯衣、黑色背心長裙，她是地下聯絡站的新成員，剛從華北女子學校畢業的香凝，今年剛滿18歲。



「快隨我來，秀雲姐和子良叔等你們好久了！」



香凝讓進倩玉和李思榮，機警地向街上張望一下，關上了大門。



她領著兩人拐了個彎，走進了布店後的一間小屋。



只見一張八仙桌旁，一個年約二十六七，身穿天藍色軟緞旗袍，外罩白色通花外套，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幽雅雍容氣度的美貌少婦和一個四十歲出頭的男子正在商談著什麼。



「秀雲姐，玉姐把李先生帶來了。」



「啊！倩玉，太好了，快進來。阿凝，快扶李先生上樓，給他好好包紮一下。」



香凝答應一聲，扶著李思榮上了樓。



秀雲走上前來，親熱地拉起倩玉的手，一起坐下來。



她們是幾年前在部隊裡認識的，但這幾年由於組織安排，各自在自己的特殊崗位上工作，一直沒再見面，在這種情形下重逢，自然特別親切。



「昨晚天香樓那邊傳來消息，說你們在營救程序中出了麻煩，我們就知道你們會盡量採取後備方案，突圍過來，所以一直等在這兒。城外特務連方面已經聯繫好了，馬上就派人過來接應咱們。咦？麗珍和雯麗呢？」



「她們……」



淚水湧出倩玉的眼睛，她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秀雲仰起頭，抑制著自己的悲痛：「別難過了，玉，她們的血不會白流，我們一定能為她們報仇！」



說著，秀雲掏出手帕，為倩玉抹去臉上的淚水。



接著，她又把那位男子介紹給倩玉，「這位是王子良，他負責和接應李先生的隊伍聯絡。子良，你快準備一下，我們馬上送李先生出城。」



「好！」王子良點點頭，走了出去。他拐出店舖，逕向大街另一端的一間小雜貨鋪跑去。……



＊＊＊



閣樓上，香凝正細心地為李思榮擦洗、包紮。



「李先生，聽秀雲姐說，你的研究能一下子殺死很多很多鬼子，是嗎？」



「嗯，不過也可能殺死很多無辜的人！」



「我真想跟你到後方去，那時，你能收下我做你的學生和助手嗎？我跟你一起研究那些只殺死鬼子的新武器，那多帶勁！」



李思榮抬頭看著眼前這個天使般美麗純潔的少女，她的眼裡閃著希冀與渴望。



李思榮微笑著，點了點頭：「我一定收下妳這個好助手。」



「太好了！」香凝嬌笑著，俏臉樂開了花。



「好啦！李先生，你先休息一下吧！」香凝為李思榮包紮好傷口，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好讓新鮮的晨風吹進來。



但就在她推開窗戶時，她看到，遠遠的街道拐角處，有四五個穿黑衣的人正鬼鬼祟祟地向這邊張望。



「糟糕！夜襲隊！」



香凝不及告訴李思榮，急匆匆地向樓下跑去。



在樓梯口，她迎面撞上了剛從外面回來的王子良。



「阿凝，發生了什麼事！」



「子良叔，不好了，夜襲隊盯上這裡了！」



「哦？不……不會吧！這，怎……怎麼辦？」



王子良眼中凶光閃了一閃：「妳快去告訴秀雲，我把李先生扶下來。」不等香凝答應，他已蹬蹬蹬地跑上樓去。



香凝找到秀雲和倩玉，向她們說了自己的所見。



秀雲眉頭一皺：「敵人怎麼來得這麼快？不要慌，倩玉，我們後院有一條暗道，直通護城河邊，過了河，沿公路走三公里，就有隊伍接應我們。香凝，妳快幫子良把李先生扶下來，倩玉，妳跟我來。」



香凝從自己的小挎包中取出一枝勃朗寧手槍——



秀雲送給她的生日禮物，轉身向閣樓上跑去。



但當她掀開門簾時，便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



只見李思榮倚在牆角，嘴角烏腫，手臂上剛包紮好的傷口滲著血，眼鏡也不知飛到了哪裡。



而王子良背對這房門站著，手裡握著一枝駁殼槍，正惡狠狠地說：「李思榮，識相的快跟我回軍事研究所，否則，夜襲隊攻上來，不管你是專家還是什麼，這兒誰也活不了！……」



「原來是王子良出賣了李先生，出賣了我們！」



香凝怒火中燒，舉槍嬌呼：「王子良，別動，舉起手來！」



王子良沒料到香凝還會上樓，被她在背後一喝，不禁渾身打顫，緩緩地舉起了手。



如果只是香凝一個，他還沒那麼害怕，但他以為秀雲和倩玉肯定也跟上來了，所以真的一動也不敢動。



心裡只是說：「這回完了，他媽的夜襲隊那班蠢貨怎麼還不過來，老子這回注定是死在這裡了。」



「把槍扔地上，走到牆邊，慢慢轉過身來！」



王子良「啪」地扔掉駁殼槍，慢慢走到牆邊，尋思著怎樣才能拖延時間。



但當他轉過身來發現眼前只有一個小香凝時，一下子放了心，說道：「小香凝，妳跟她們走是沒出路的，一會兒夜襲隊打過來，只可惜了妳冰清玉潔的處女身。跟子良叔走吧，保證妳吃香的喝辣的，想什麼有什麼。」



「住口！李先生，你快過來，秀雲姐他們在後院等我們。」



王子良見香凝毫不動心，賊眼一轉，突然對著房門大聲叫道：「快！這就是李思榮，快開槍！」



香凝驟聽王子良的叫聲，心裡一驚，迅速轉過身去，但背後什麼人也沒有。



就在少女把身體轉回來的那一瞬間，王子良眼中凶光一閃，右手從腰際揚起，銀光閃處，一柄三寸長，拇指寬的利刃徑向香凝飛去。



文靜的少女哪裡避得開這陰險的一擊，只覺得胸前一痛，那利刃已從右乳的頂端深深地刺進了她的嬌軀。



「啊！」香凝短促地叫了一聲，右手一軟，小手槍「啪」地跌到地上。



王子良眼見香凝中刀，搖搖欲墜，不禁色心大動，他快步走上來，右手摟住香凝纖纖的蜂腰，左手輕輕地托住少女那渾圓挺聳的乳房，說道：「小香凝，我早就想動了妳，今天，妳還逃得掉嗎？哦，想不到妳小小年紀，就發育得這麼好，這刀子插進去兩寸，嗯，不要怕，還在奶子裡，沒有到內臟。」說著，就要去解香凝的襯衣鈕扣。



香凝嬌喘著，拚命掙扎要躲開王子良的狼爪，但重傷之餘，又被這強壯的色狼制住，又哪裡躲得開。



「王子良你住手！」



李思榮又痛又恨，不顧自己的傷痛，從牆角躍起，飛身撲向王子良，但被王子良一腳又踢翻在地。



「李思榮你想死，好，老子就成全你！」



王子良推開香凝，撿起地上的駁殼槍，對準李思榮就要扣下扳機。



「砰！」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門簾外一聲槍響，王子良猛地向後飛去，「啪」地撞在牆上。



只見他的眉心添了一個深深的血洞，腦漿和污血不斷地噴湧出來。



這個漢奸只來得及在喉嚨發出幾聲嘶啞的呻吟，便整個兒軟倒在地，見了閻王。



李思榮抬頭一看，只見門簾掀處，秀雲和倩玉衝了進來，李思榮急忙道：「倩玉，快，阿凝她……」



秀雲和倩玉急忙俯身抱起昏倒在地的香凝，秀雲解開香凝的襯衣，掏出手絹輕輕地壓住乳峰上的傷口，倩玉伸手就要去拔刀，秀雲連忙阻止：「不要拔，不然會大量失血的。」



香凝慢慢地睜開妙目，低聲對秀雲說：「秀雲姐……，妳們快帶……李先生走，我……在這兒……擋住敵人，拖一下時間。」



「不，倩玉帶妳和李先生走，我留下掩護。」



香凝搖搖頭，突然一陣咳嗽，嘴角邊流出一注鮮血，「現實點，……我這樣……怎麼走得了，快，……千萬……別拖累……了……李先生。」



秀雲和倩玉含淚對望了一眼，點了點頭。



倩玉架起李思榮先走出房間，秀雲把香凝的勃朗寧和自己的左輪槍，以及兩個手榴彈一起放在這位可敬的小妹身邊，握了握她的小手，強忍淚水轉身衝出了房間。



香凝見兩位大姐已帶李思榮撤退，欣慰地笑了，她望著窗外滿天的朝霞，喃喃地說：「李先生，對不起，只能下輩子再當你的助手了。」



這位年僅18歲的勇敢少女，握住手槍，揣上手榴彈，喘息著，掙扎著站起來倚到窗邊，向大街上望去，只見五六個夜襲隊的漢奸已慢慢地包圍過來，離布店只有二十多米距離了。



香凝把手榴彈和左輪槍放在窗台上，用顫抖的雙手舉起了自己心愛的勃朗寧，追蹤著街上的敵人。



胸脯上插著的那把利刃，隨著少女的細細喘息而起伏，一滴滴的血珠，慢慢地沿著刀刃往外滲，傷口旁的衣裙，已被鮮血染紅了一片。



十五米，十二米，十米，「砰！砰！」香凝的槍噴出仇恨的火舌，子彈偏了一點，打在地上，激起兩蓬塵土。



走得最近的敵人被嚇得屁滾尿流，轉身就往回逃。



香凝強忍著胸脯的疼痛，深深地吸一口氣，手槍的準星鎖定了另一個從柱子後探出身子的敵人。



「砰！砰！砰！」第三發子彈準確地命中了敵人的胸膛，敵人慘叫著倒下了。



又有兩個敵人從隱蔽的屋後衝出來，剛跑到布店的門前，一個手榴彈噴著青煙骨碌碌地滾到了他們的腳下，「轟！」，一聲巨響，兩個敵人被炸得支離破碎。



其餘的敵人膽戰心驚，「呼」一下全退回十多米外，躲在大街兩旁的檔鋪後亂放槍。



不一會兒，大街盡頭出現了十多個穿軍服的鬼子，他們邊開槍邊向布店這邊圍來，並用刺刀從後面驅趕著夜襲隊的走狗，讓他們帶頭沖。



「來吧！」



香凝換上左輪，瞄準一個被鬼子的刺刀逼出來的夜襲隊員扣下扳機，「砰！砰！」漢奸的身軀一歪，倒在大街中間。



但此時，香凝的眼前也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昏暗，她使勁睜開眼睛，只見自己的前胸已被鮮血浸透，血流沿著襯衣、裙子往下滲，又一滴一滴地從裙腳往下滴，地上的血，已積成了一小灘。



「砰！」



香凝又放了一槍，一個鬼子腿部中彈，叫罵著跪倒在地。



但與此同時，偷偷逼近布店的幾個敵人開槍了，「砰！砰！啾啾！」



子彈如雨點般襲來，把幾扇窗玻璃打得粉碎。



就在香凝再次探身射擊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呼嘯著射中了她的心窩。



「啊！」



香凝痛呼一聲，雙峰間血雨飛灑，她接連倒退了幾步，嬌軀重重的撞在粉牆上。



少女只覺得一隻大手粗暴地揉壓著自己的乳胸，使自己透不過氣來，她倚著牆挺了一會兒，終於再也支持不住，雙腿一軟，無聲地倒在地上，永遠地閉上了純潔動人的雙眼。



就在香凝光榮犧牲的時候，秀雲和倩玉攙扶著李思榮走出了暗道，來到了蘆花飄飄的護城河邊，渡過這條小河，再走三四里地，就是安全的解放區了。



她們在蘆葦叢中快步走向河邊，那裡，有秀雲掩藏著的一條烏蓬小船。



突然，秀雲伸手攔住倩玉，輕聲道：「慢！有情況！」



倩玉側耳傾聽，果然聽到，河對岸隱約傳來鬼子的喧鬧。



「讓我先去看看動靜。」秀雲悄悄撥開蘆葦叢，走向河沿。



只見對岸通向解放區的唯一道路上，停著一輛軍用卡車，有十二三個鬼子兵散步在河沿、大路旁，有的在佈置沙包掩體，有的再賭錢喧嘩。



秀雲娥眉緊蹙，苦苦思量著突圍的方法，她深知，若不能安全地把李思榮送過這一關卡，城裡的敵人很快會追到，救援計畫將完全失敗。



不一會兒，姑娘銀牙一咬，轉身回到倩玉和李思榮隱蔽的地方。



「倩玉，情況不是很妙，敵人在路口放了一個班。」



「那怎麼辦？」



「只有搏一下了。來，我們合計合計……」



幾分鐘後，一條烏蓬船緩緩地從蘆葦叢中蕩出，不緊不慢地向對岸劃去。



秀雲和倩玉都換上了合體的白底碎花土布衣裳，秀雲手撐竹篙俏立在船頭，倩玉劃著雙槳站在船尾，而李思榮則躲在兩邊都遮了竹簾的船篷下。



鬼子們被這兩個曲線玲瓏、俏若天仙的少女深深地吸引住了，這群惡狼呼喝著、淫笑著，都擁到河沿上來。



「嘿，到這邊來，跟咱們樂樂！」



「哦！好漂亮的花姑娘！」……



秀雲和倩玉羞澀地微笑著，慢慢把小船靠近了岸邊，秀雲挎了個蓋上了布的大竹籃，拉著倩玉輕輕巧巧地跳上了河沿邊。



「喲！大姑娘的，要去哪？」



一個滿面鬍鬚的鬼子色迷迷地盯著兩個少女那嬌挺豐隆的乳峰，問道。



「我們，趕親戚。」



「這兒封路啦！回去吧！」



「哎呀，皇軍，我們真有急事，你就通融一下吧。」



「哦？有什麼急事啊？」絡腮鬍子的手已按在秀雲提籃的玉手上。



「我們的嫂子就要生了，這……，小玉，快把花生紅糖拿點出來慰勞慰勞皇軍呀。」



秀雲輕輕把手抽回來。倩玉會心地一笑，把手伸進竹籃的蓋布裡。這時，更多的鬼子圍了過來。



「大家吃點吧！」倩玉的雙手從蓋布下抽出，纖纖的玉手上，赫然握著兩支手槍。



「砰砰砰」



絡腮鬍子和另外一個靠得最近的鬼子胸膛開花，慘叫倒下。



鬼子們哪裡料到這兩個嬌怯怯的美貌少女竟如此勇敢，圍過來時連槍都沒拿，此時突現驚變，頓時嚇得屁滾尿流，槍在附近的連忙衝去取槍，槍不在附近的，連滾帶爬去躲閃，一片混亂。



秀雲在倩玉打響第一槍時，也從竹籃中抽出另外兩支駁殼槍，兩個天使般的少女，此時就如兩個無畏無懼的金剛，背靠著背，向混亂的敵人射出串串仇恨的子彈。



「砰！砰砰！砰！」



鬼子們慘叫著，竄逃著，便如落葉一般紛紛在彈雨下撲倒。



一時未死的，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四散躲避。



但是，一棵大樹後，一個隱藏著的狡猾敵人卻慢慢探出頭，朝遠處的倩玉舉起了步槍。



河邊已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敵人的屍體，兩個少女緩緩地轉動著嬌軀，妙目警惕地掃視著，尋找著漏網的敵人。



「砰！」倩玉猛地往左躍起，隨著一聲槍響，一個從沙包堆後竄出的敵人中彈倒地。



「好樣的，小玉。」



秀雲對倩玉微笑了一下，突然，她發現，在二十多米外的一棵大樹下，一枝步槍正朝向這邊。



「小玉小心！」秀雲大喝一聲，飛身躍上前去，把倩玉推開。



「砰！」小口徑步槍噴出一條火舌。



秀雲的嬌軀微微晃了一晃，與此同時，她手中的駁殼槍也響了，兩顆子彈呼嘯而出，準確地打中了大樹後的敵人，狡猾陰險的敵人哼也沒哼就失去了自己的頭顱。



秀雲輕輕地舒了口氣，轉過身來，微笑著說：「真險，小玉妳沒事吧？」



倩玉抬起頭，臉色突然變得煞白，「秀雲妳，妳受傷了？」



「我，嗯……？」



秀雲猛然覺得胸脯一陣陣劇痛，不禁低聲嬌吟起來，她稍微低頭，只見自己那嬌挺尖聳的乳峰頂端，衣服上綻開了一個小小的焦黑破洞，一縷鮮血正緩緩地潟出。



「小玉，我……」秀雲踉蹌了幾步，眼前一黑，撲地摔倒在地。



倩玉心裡一沉，搶前幾步抱起重傷的秀雲，迅速解開她的外衣和乳罩，只見在那玉雕般潔白完美的乳峰頂端，緊挨著精巧粉紅的乳尖，一個一公分直徑的彈孔猙獰地張著，鮮血正從裡面汩汩地往外湧。



倩玉急忙掏出手絹，緊緊地按在傷口上。



姑娘的乳房是那麼的柔軟而又堅挺，但是竟被敵人罪惡的子彈就這樣穿透，倩玉鼻子一酸，眼淚嘩嘩地流淌。



「別，……別管我，……快帶李……先生……」



秀雲悠悠醒來，用盡力氣說出最後一句話，「走」字還沒出口，她的秀眉一皺，抓住倩玉肩膀的玉手緊了一緊，便無力地垂下，而她那雙能迷倒所有男性的鳳眼，也永遠地閉上了。



倩玉攙著李思榮，一步一步地走向那輛軍用卡車，四周都是鬼子的屍體。



她們必須盡快趕到安全區，不然，敵人追兵一到，後果不堪設想。



打開車門，倩玉把李思榮推上車去，等他坐好，自己走到另一側，輕移玉步，打開車門就要上駕駛座！



「砰！」



耳邊傳來異乎尋常的一聲槍響。



李思榮心裡一驚，抬頭看去，只見倩玉的身軀微微向前一衝，她頓了一頓，迅捷地向背後轉過身去。



李思榮急忙探身過去，「砰！砰！」耳邊又傳來兩聲槍響，倩玉的嬌軀一仰，整個人軟軟地躺倒在李思榮身上。



李思榮的視線越過倩玉的香肩向前方看去，車側六七米外的一個沙包堆旁，一個鬼子正軟軟地撲倒，他的手上還緊緊地握著一把小手槍，而他身上，早就開了三四個槍洞。



看來，這個凶殘的敵人，受傷後積蓄了很久，發出了這最後一擊。



「倩玉，妳……」



李思榮跳下車，緊緊摟住倩玉，讓她躺進自己懷中，這才發現，少女已身中三槍。



第一槍是在背後打中了她的纖腰，第二、三槍是在她轉身之後，從正面打中了她的右乳和肝部。



鮮血抑制不住地從少女的傷口和口中湧出，李思榮慌了，用力地把手壓在倩玉乳房和肝部的傷口上，想盡力止住不斷外流的少女的生命之液，但，一切都是徒勞的，無論他怎麼按壓，鮮血仍漫過他的指縫，流潟到地上，懷中的少女，已成了一個血人兒似的。



李思榮不禁痛哭失聲，倩玉慢慢地伸出染滿鮮血的小手，撫摸著他的臉龐，輕聲說：「李……先生，你不要……哭，我們……不會白死……的，你……快走，研究……武器……為我們，……報仇……你，……按著我……這兒，……真……舒服……」



她用盡最後的力氣，抓起李思榮的手，緊緊地按在她高高隆起的雙峰上，揉壓著，李思榮感到，少女的乳峰變得越來越堅挺，但少女的動作也越來越微弱，終於，倩玉的手停住了，永遠地停住了。



一年多後，在李思榮等一大批科學家的努力下，原子彈研究成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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